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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宁远河一侧的
鳌山书院，在古代崖州
教育体系中亦占有一席
之地。据清光绪《崖州
志》记载，鳌山书院在州
城外东南隅（今三亚崖
城中学内）。书院南面
宁远河，东临打铁街，北
靠四邑会馆，西接东莞
会 馆 ，原 先 是 文 昌 祠
（庙）。文昌即文昌星，
又叫文曲星，是传说中
主宰文运司掌功名利禄
的星君。

清 乾 隆 二 十 年
（1755 年），崖州知州宋
锦将文昌庙改作“珠崖
书院”。宋锦率先捐献
白银二百两，发起成立
义学基金会，聘请教师
到书院授课，留下兴学
美名。几年后到任的知
州金绅，看到珠崖书院
屋舍破敝、年久失修，发
动州中人士捐银 2200
余两进行重修。书院当
即请人修葺校舍，增建
厢房九间，大开明窗，设
置 栏 槛 ，周 边 筑 起 围
墙。金绅又自己出资置
办桌椅等用具，各类设
施齐全后，所余钱款用
作义学基金，以其放贷
生息增值，取之为教师
薪水和学生助学津贴。

到 了 道 光 八 年
（1828 年），代理知州袁
斯熊捐出自己的廉俸，
倡导重修书院。两年后
的1830年，新任知州齐
元发改珠崖书院为“鳌
山书院”。1907 年，即
科举制度废除的两年
后，鳌山书院被改建成
了高等小学堂。后来，
高等小学堂迁走，此地
先后为崖县中学、崖城
中学，一直是教书育人
的宝地。

（综合整理）

梳理古崖州的文化教育，不得不
说到崖城学宫。说到崖城学宫，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联想到了一位历史上
的名臣——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再熟悉不过
了。不过，崖城学宫与范仲淹的故事
得从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秋说起。

庆历三年农历九月的某一天，开
封城内天章阁，这座本是皇帝收藏个
人物品和举行文化活动的阁楼，突然
热闹起来。

天章阁正中间，坐着天子宋仁宗
赵祯。其他人手握毛笔在纸上作答，
作答的内容是仁宗想要的“天下太平”
之策。

其中就有范仲淹，他写下《答手诏
条陈十事》，也就是后来他主导的庆历
新政的十大措施，分别是：明黜陟、抑
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
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谁能想到，远隔山海、数千里之外
的天章阁中的一次奏对，竟也能对海
南产生深远影响，汴河的风吹到了海
南岛。

这股风，就是“学风”，藏在“精贡
举”三个字里。

范仲淹认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内
容过于注重诗赋，选拔出的都是只会
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书呆子，以后科
举考试应该先考策论，再考察诗赋。
同时，为了国家能有真正的人才可用，
要在各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
习一定的时间，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于是，在庆历四年（1044年）新政
开启后，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

下诏州县皆立学，这一事件也被称为
“庆历兴学”。

在海南，史志中明确记载是在庆
历四年创建的“学校”有两所：一是琼
州州学，二是儋州州学。

对于前者，《琼州府志》明确记载：
“宋庆历四年始建于郡城东南隅，诏立
殿堂、御书阁。郡守宋守之建尊儒亭，
躬亲讲授，置学田以赡生徒。”对于后
者，史志中也提到“宋庆历四年建在城
东”。

宁远河畔的崖城学宫是否也始建
于庆历四年？网络上有些说法言之凿
凿，甚至一些官方资料也引用了。但
很遗憾，史志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只知
道是“宋建在州城外东南”，具体始建
于哪一年无处可查。

那么，崖城学宫是否跟庆历新政
完全没有关系？当然不是。

明万历《广东通志·琼州府》“学
校”一节提到：“琼州府儒学十五。宋
庆历四年，诏立府学。其曰琼山，曰澄
迈，曰临高，曰文昌，曰昌化，曰万州，
曰陵水，曰崖州，曰感恩，皆宋置，随州
县迁徙……”

也就是说，明代万历年间海南官
方的“儒学”有15所，其中包括崖州“儒
学”在内的9所都是宋朝就设立了。最
关键的是，在这9所“儒学”前特意加了
一句“宋庆历四年，诏立府学”。据此
可以推断，这些“儒学”的创立，都离不
开庆历年间的“诏立府学”，其源头都
要追溯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

即便是庆历新政草草收尾，后来
的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仍在“兴学”这
条路上继续前行，而且越走越远。

上一期“两河溯
源”报道，我们回溯了
宁远河下游的水利工
程“官沟”和崖州农业
的发展历史，了解到宁
远河的一脉清流，不只
滋养了一方土地的人
民，如今还灌溉南繁用
地，保障科研育种，服
务“国之大者”。

在崖州，家国情怀
有着深远的历史来
源。历史上，宁远河不
仅滋润两岸土地，也
“浇灌”人心，在这座城
市的人文特质中写入
务实、担当的基因。

位于宁远河右岸
的崖城学宫，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古代崖州文化教育
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今天我们从这座
学宫出发，探寻千年
崖州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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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历史上不管崖城学宫损毁
多少次当地人都合力重建？崖城学
宫在今天的意义难道只是作为一处
旅游景点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妨穿梭于
古今之间，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考量。

范仲淹在天章阁奏对时，宋朝面
临着什么样的局面？据相关史料记
载，当时国家表面繁华，实则面临财
政殚竭、民力空虚、官吏冗滥等危机，
加之与西夏战事不断，可谓内忧外
患，急需进行变革。北宋诗人苏舜钦
说当时的执政大臣“无定策决议、奋
不顾身者”。

自商鞅以来，古时变法者能有几
人善终？熟读历史的范仲淹岂会不
知道，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他选择扛
起肩上的责任。

结果如我们所知，因各方面原因，
庆历新政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爱说范仲淹，看
重的是他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
神，是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这种传统之下，中国人不再只
关注自己的一身一家，哪怕在乡村席
间，大家也会在不经意间言及家国大
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也是“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具象化吗？

作为庆历新政“遗产”之一的崖
城学宫，它的办学任务从来不是只教
人识文断字，或通过科举考试达到个
人升官发财的目的。它所倡导的教
育是儒学所说的经世济国，是让学子
们有“为天下苍生计”的理想。

据统计，明清时期，崖城学宫共

培养了4位进士、30位举人，其中就
有被称为“岭南巨儒”的钟芳。钟芳
生于贫寒之家，却胸怀匡时济世之
志、心存济人利物之情。在朝为官的
30年间，钟芳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勤
政爱民、惩贪革奸、除弊兴利，展现出
了崖州人的廉明节操和刚正品格。

从崖城学宫走出的，还有晚清举
人林缵统。他是海南岛唯一参加“戊
戌变法”的积极分子，也是清末崖州
较早接受改革思想的人士。林缵统
在国家危难之际说出“读书人当勇赴
国难，吾意不移，虽九死而不悔矣！”
的豪言，不正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回响吗？

今天，崖城学宫已不再承担具体
的教育功能，但在此举办的“开笔礼”
活动，仍将蕴含家国情怀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为孩子们的求学
之路标定了一个有意义的起点。

从崖城学宫向南看，在宁远河下
游，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正成为青年
学子逐梦科研、投身国家战略的创新
热土。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等18所院校相继入
驻，在这里开展人才培养及科学研
究。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张福锁作《科学为民 立地顶天》专题
报告，强调科研必须紧紧立足国家战
略、服务人民生活。

崖城学宫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
声入耳；宁远河畔，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或许，这就是三亚这座城
市精神气韵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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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来到崖城学宫，看到的是
一片坐北向南的建筑群，从崖州古
城南面的文明门沿着中轴线向北伸
展，包括大成殿、崇圣祠、月台、东西
庑、大成门、名宦祠、忠义祠、节孝
祠、明伦堂、灵官祠、棂星门等建筑。

学宫保存了典型的中国传统文
庙中轴仪轨秩序，也真实反映了南
方沿海地域传统建筑的营造之法。
不过，如今这座气势恢宏的崖城学
宫，相较于宋代最早的“州学”，有着
天壤之别。

先说这“校址”，历史上崖城学
宫有文字记载的迁建就达30多次，
最早的记载为“佥判慕容居中移城
北”。连学宫的创建者都不曾留下
名号，这位主持迁建的慕容居中，却
在崖州教育史上首先留下了姓名。

到了明清时期，州学与孔子庙
结合，合称“学宫”，也称“孔庙”“圣
庙”或“文庙”。这里是古崖州最高
学府，也是我国最南端的一座学宫。

始建于宋代的崖城学宫是崖州
官方办学的起点，但不意味着崖州
的教育源头只能追溯到“庆历兴
学”。比如，在“庆历兴学”实施的约
20年前，汴河的“学风”也曾吹到宁
远河。当时，来的是曾任宋朝宰相
的丁谓。

1023年，丁谓移居崖州后，住在
宁远河左岸的水南村。面对社会萧
条、文教落后的“南荒”，这位曾掌修
国史、开坛播学的大儒开始教民读
书、作诗、著文，俨然成了一位乡村
教书匠。

相传，丁谓曾问人：“天下州郡

谁最大？”人说“京师”。他却笑道：
“错，朝廷宰相来崖州当教书郎，当
然是崖州最大。”

这个故事的真伪难以考证，但
古代许多官员因各种原因南迁崖
州，他们在这里兴办教育、敷扬教
化，留下了儒相风雅、武臣浩气是不
争的事实。

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遭
到秦桧迫害的抗金名臣胡铨迁居吉
阳军（今三亚市崖州区）。在这里，
胡铨悉心于兴学教化，清代《崖州
志》载其“在崖，日以训传经书为事，
黎酋闻之，遣子入学”。他还曾写
下：“日下即归黄霸，海南长想文
翁。”暗示自己想像汉代的文翁一
样，崇教化、兴学校，在海南传播中
原文化，在文教方面有所作为。

当然，古代崖州的教育不只有
官方主导的“州学”“学宫”以及苏轼
等名士主导的文化教育，还有乡绅
主导的基层教育“社学”和民间书
院。清代道光《琼州府志》记载，明
代崖州有社学16所，清代又有“珠崖
书院，在州城东关外”。

上千年的文化浸润如宁远河水
般润物无声，让尊礼重教的传统在
崖州世代相承。以至于当读书人太
少、科举不兴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
无比着急。于是，崖州城有了“三姓
义学”的美谈。

义学又称义塾，是古代一种免
费私塾。清末，崖城城东居住着尹、
卢、林三个姓的居民。光绪十二年
（1886年），三大家族合众力建了一
所义学，供三家儿童免费读书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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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山书院旧址位于三亚
市崖城中学校园内。陈耿 摄

宁远河风光。蒙明珠 摄
崖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位于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的中
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科研
人员在维护设备。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崖城学宫。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学童启蒙开笔礼仪式在三亚崖
城学宫举行，图为参加仪式的孩子
朗读崖州古诗。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摄


